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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年，青涩的樱花开遍了整个城市。
那是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每天晚上十点五十分，我都会准时从学校出来，一边背单词一边漠然地在站牌下等十一点钟的路末班车。
我是一个公认的好学生，门门功课都拿第一，次次评优都在榜首。只是没有人知道，一路从耀眼的光环中走来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快乐，波澜不惊的日子里一切索然无味，樱花再美也不能左右我的视线。
   终于，那个夜里，有一朵樱花轻轻地滑落在我眼前。
我抬头，看见她樱花般动人的笑容轻轻荡漾在随风飘拂的几缕长发里，她手里拿着一枝洁白的樱花，在我摊开的英语课本上轻轻摇摆：不觉得闷吗？
   我一直喜欢坐在公车的最后一排。虽说末班车乘车的人已经非常稀少，但我还是喜欢坐在那个角落里，默然而又漠然地背我的单词，整个世界被薄薄的车窗隔在外面，又被空空的前排座椅隔在前面，我只安心于我空落落的世界里，无所谓悲喜。
我惊诧地抬头，邂逅了她清泉般的笑涡。风扬起她的长发，带着一股清香阵阵地袭击我，我不由地吸了吸鼻子，却发现她星子一般的眼眸里满是笑意。
   我窘迫地笑，天知道我的笑是不是有如手中的书页一样苍白。
   她坐在我的前排，一只手扶着座椅靠背，一只手拿着洁白的樱花，轻轻地摇轻轻地笑。风从前进中的车窗灌进来，扬起她长长的黑发随着馥郁的樱花一起飘到我面前。
   车里，除了司机，只有我和她。
   注意你好久了，每个晚上都在这里悄悄用功。她嫣然一笑，指指右边靠车门的座位：我一直坐在那个位置，几乎每次回头都可以看到你。
   我讶然，每天晚上乘坐同一辆车，我竟然没有发现车里还有个美丽如她的女孩。
   她直直地看着我，我羞涩地低下了头，心却跳得厉害。
   半路，她叫停了车，不容分说地拉起我的手下了车。
   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没有半点抗拒，随着她来到行道旁的樱花树下。
   她巧笑嫣然：你真的不觉得闷吗，怎么像个书呆子一样。
   我无奈地笑笑：有什么办法，我有什么办法。
   当然有办法。她站在我面前，狡猾地笑：如果你追上我，我就告诉你解决的办法。
   她开始跑，我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我对这样的游戏没有半点兴趣，拿着她刚才送我的樱花坐在路旁人家门前的台阶上。
   她在我身边坐下，风吹起她的裙裾，如同在我身边豁然盛开了一朵洁白的樱花。
   她的目光痴痴地望着开满樱花的天空，夜空中漂浮着不多的几颗闪亮的星星：知道吗，星星就是黑夜里的天使呢。
   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星星，这才发现原来头顶上的天空竟然是这么美。
   她随手捡起一只被人扔在路旁的易拉罐，跳起来，她的白球鞋重重地压下去，易拉罐扁了，在路灯下微微颤粟。
   它就是所有的不快乐，她微微一笑说：Let’s go !
   我们开始在大街上疯狂地踢易拉罐，我踢，我踢，我踢踢踢，把所有的不快乐都消灭掉……她快乐地叫喊着，我也开始跟着她，大声地笑起来，大声地叫起来。
   那些声控的路灯，被我们踢亮了一盏又一盏。
   快乐就这样无休止地在我年轻的生命里开始蔓延起来。
   之后的每天夜里她都会在末班车上等我，然后到了半路牵着我的手一起下车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人家门前的台阶上，从她的包里拿出两瓶可乐，在满天的星光下两个易拉罐豪气地碰了又碰，或者她会淘气地不停地摇手中的可乐，趁我不备对着我拉开拉环，可乐便喷了我满脸满身，我在后面追她在前面跑，我们的笑声震落了满树的樱花。
   我们牵着手，一边走一边踢那两只喝光的易拉罐。“不快乐”的可乐罐记载着我们所有快乐的记忆。
   她在另一所中学里上高三，她的梦想是考上艺术学院，可以一直跳舞跳到老，我笑她，老了还会有人看吗。她浅浅地笑，舞蹈着的灵魂都是美丽的。
   我的家比她的家先到，每次她都坚持不让我送她，她说她的家就在下一站慢慢走回去就好，我只好依了她。我转身关门的时候，总会发现她浅浅的笑，我的嘴角也会不由地翘上去。
   我知道我的青春从此以后就有了生动的理由。
   七月，我们微笑着走进了各自的考场。
高考过后，因为不用再去学校，自然也就没有理由大老远的特意从家里半夜跑出去乘坐路末班车，而且高考过后我家就从城东搬到了城西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
   我终于耐不住，好几个白天一直往原来我家的下一站方向找下去，可是她到底住在哪里呢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   九月初，我要到北京上大学了，我再一次来到路站牌下，但是最后的末班车里空空如也，我带着空落落的心情踏上了北上的火车。
   我经常梦见她，梦见她在樱花树下轻轻地旋转轻轻地飞舞，微风拂过，洁白的樱花纷纷落在她扬起的裙裾上，她就像天使一样笑着舞着，一直舞到我从梦中醒来。
   我伸出手来，可抓住的只是惆怅的空气。
   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两年，每次假期回家我都会在站牌下等深夜最后一趟末班车，我循着的站牌一站又一站地找下去，但是始终没有她的任何消息，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她只是一颗偶尔滑过我年轻生命的流星，又或者是一年只开一次的樱花，花期一过，便了无痕迹。
   我抬起头，满街的樱花树在寥落的天空里只剩下了仅有的几片叶子，一些怀念，一种惆怅，随着风慢慢地消散开去。
   大三的那年，我们学校的校庆，我握着女友的手坐在大礼堂观看校庆晚会。晚会的节目很精彩，邀请了很多兄弟大学文艺团体前来演出。
   女友很像她，这是我在众多追求我的女孩中选择她的惟一理由，当然她不会知道这些。她说冷，我只有伸出一只手握着她的一只手，她靠在我肩膀上嘴里肆意地磕着瓜子，甜蜜而轻轻的笑。
   我把她从肩膀上轻轻移开，百无聊赖地看着舞台上换来换去的节目。
   突然有一个舞蹈吸引了我的目光，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洁白的长裙翩然起舞，和她配舞的是一个白衣黑裤的英俊男孩，女孩轻轻地旋转轻轻地飘动，美丽得如同一朵瞬间盛开的洁白樱花。
   我被一种神奇的力量牵引着，真的是她啊！
   我的心开始狂跳，无论多少年过去，她的美丽我依然历历在目，她是一朵烙在我心上的樱花刺青，永远保留着鲜活的颜色。
   我把女友打发走，独自一人到舞台化妆间去找她，我的心跳得厉害，等了这么久不知道她变了没有，但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。
我像是突然被雷电击中，于电闪雷鸣中失去了知觉。在化妆间，我远远地看见那个英俊男孩正把一件外套关切地披在她身上，她扑到他的肩上，两个人很久很久都没有分开。
   我的世界瞬间开始崩塌，是啊，我算什么呢，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我算什么呢。我仓皇地遁逃，遁逃出那个许多年来纠缠的梦。美丽的幻影，瞬间破灭。
   大四很快过去，我带着美丽而娇纵的女友回家。父母对她宠爱有加，我不置可否，对女友，我已没有了最初的激情。
   父母让我带着女友回去看望还住在老家的伯父。整整四年了，我第一次回到原来的家，老房子墙上的爬山虎依然郁郁葱葱，只是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了。
   陪伯父伯母吃过晚饭，在那张老茶几下面，我突然看到一大沓信。年迈的伯父说：这些信不知道是写给谁的，信封上只有地址没有收信人的名字，几乎每个星期一封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
   我颤抖着拆开信，是她！真的是她写给我的信！
从上艺术学院开始，她就坚持每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。在第一封信里，她说她悄悄地抄下了我家的门牌号码，虽然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但是她相信我一定能收到这些信。她还告诉我其实她并不住在我家的下一站，我回了家后，她还要在下一站转另一路末班车回家。接着的信里她向我说着她在大学里的欢乐和忧愁，她说有男生追他了，她说她的舞蹈获奖了，她说她的脚在练舞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，她说她开始怀念那段樱花下的日子了……
   然后慢慢读到她说她开始想我了，她说她编排的舞蹈《樱花树下》得了奖，还作为文艺交流在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庆里演出，她说在演出中她的脑子里满是我的影子，演出结束她傻傻地扑在搭档的肩上哭了……
  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，原来她和我一样，一直在怀念着对方，只不过像几米的漫画一样，一个习惯向左走，一个习惯向右走，我习惯循着站牌的路线一家家地找她，却不知道她的家并不在那一条线路上；而她习惯一封封地给不知道名字的我写信，却不知道我已经搬了家而且从来不曾回去看过一次。
   在最后的一封信里，她说我们都马上要毕业了，她会在放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，在路末班车上等我……
   我转身问女友：今天星期几？正在向伯母展示她那条宝石项链的女友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：星期天啊。
现在几点？
   十点半啊。
   我抱起信转身就跑。
   十点五十分，我终于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学校外面的那个站牌下面，左等右等，十一点，路末班车终于准时开来。
   我的心狂跳得厉害，等了四年，美丽的故事终于有了完美的结局，就像几米的漫画那样，习惯向左走的她和习惯向右走的他终于在圆形的水池前相遇了。
   我上了车，然而车厢里除了司机一个乘客都没有，我的心开始下沉，开始下沉，一直沉入无尽的海底，原来所有美丽的结局只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想象而已，我终究错过了我一生中最初的和最真的爱。
我闭上眼睛，一滴泪轻轻地滑落。
   忽然，我听到车后有个熟悉的声音依稀在叫喊。我蓦然回首，透过车窗，我看到她提着长长的裙裾，正气喘吁吁地跟在末班车的后面跑过来！
   透过微笑的泪眼，我看见她经过的地方，美丽的樱花——次第盛放。

